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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李宗恩（第一排右三）在娄克
斯（右二）从医20年的庆祝会上，右一为协
和军代表张之强。

貌似一样怜才曲，句句都是断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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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易主
也有让人兴奋的事，那就是195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公
布。李宗恩为此而撰文，写道：“在旧社
会里，我是一个不懂政治也不大过问政治
的人，反动统治政府也不要我们这样的人
过问政治，这次我有机会参加了全国政协
委员会所领导的学习和讨论，我感到这是
我生平最大的光荣，我深深认识到了一个
公民的光荣权利。讨论的过程中，充分地
发扬了民主的精神，例如我们提到了科学
研究工作的问题，这次公布的宪法草案中
第九十五条就明确地规定了国家对科学研
究工作的保护和鼓励。这次公布了以后，
还要展开全国的民主讨论，这种充分发扬
民主的精神，正代表了我们宪法的本质，
它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服务的，是人民
的宪法，这是和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根本
不相同的。”李宗恩之所以兴奋，有这样
两个原因：一是以为中国终于有了民主和
法制精神；二是认定国家将对科学研究
给予保护鼓励——这是1954年的事，那阵
子，非但“不懂政治也不大过问政治的
人”高兴，懂政治的章伯钧、罗隆基、储
安平也高兴。因为都相信了那部宪法。

同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以整
版篇幅刊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第二届全国
委员会委员名单。与上一届有所区别的
是，李宗恩从科学技术界调整到医药卫生
界。这个“移位”，更符合李宗恩的专
业，也更符合需要。需要什么？需要他出
来讲话，以协和院长的现身说法，在抗美
援朝的政治形势下批判美帝，批判知识分
子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倾向。

12月25日，他登上政协大会的讲
坛，他说——

……经过五年来在党的关怀和不断
教育下，我在思想认识上有了基本转变，
使我从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影响下解放出
来。现在回想过去，我清楚地看到自己却
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所培养出来的
典型人物。过去的协和医院可以说是执行
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的典型机构。美
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处心积虑地培养我这样
的一群人来散布崇美亲美的思想，以达其
侵略的目的。

我很早就到英国去读书，长期接受
资本主义的教育和熏陶。回国后，1923年

我就钻进了美国垄断资本家煤油大王所创
办的协和医院，在十余年的过程中，我就
被培养成为一个亲美崇美、敌我不分、忘
掉祖国、忠实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服务的
代理人……从北京解放一直到一九五一年
初接管以前这一阶段中，我一方面坚持美
国‘标准’和‘医学教育制度’，一方面
对政府的一些措施采取应付、拖延、抗拒
的态度。当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文
化特务娄克斯之流撤退后，我还向协和美
国董事会汇报协和情况，并一再表示努力
维持这样据点，甚至在1950年秋，军委卫
生部都为志愿军伤病员向协和商借病床
时，我在思想上还很抗拒，唯恐摧毁美
国的‘标准’和‘制度’，怕丧失这块
阵地。在一九五一年政府接管后，协和同
美国的关系虽然断绝了，但我在思想上还
是反动的。处处还留恋着美国的‘标准’
和‘制度’。　　

接管后，在党和上级的领导教育
下，在群众的督促下，经过一系列的政治
运动，特别在思想改造的运动中所揭露的
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具体事实，我受到
了深刻的教育，更由于党对我的关怀和信
任，让我在原岗位上继续工作学习，我得
到了进一步改造的机会。我的头脑逐渐清
醒过来，认识到实质上我是在帮助美帝国
主义执行其侵略政策。我痛下决心，彻底
清除我亲美崇美的反动思想，坚决同美帝
国主义划清界限，永远站在人民方面，全
心全意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　　

这个发言，既是研究李宗恩的重要
资料，也是研究当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
的重要材料。他作为某个领域的代表人
物，不得不站出来表态，就像后来批判
胡风，中国的名作家无不撰文表态一样，
谁都摆脱不了的时代语境。在一个谈不上
现代意义的国度，许多学科本不具备“独
立”、“自主”的意义，“五四运动”所
形成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有“过度深入政
治性”的严重倾向，以及“学而优则仕”
的传统观念的作用，致使很多专业之士停
留在“工具性”层面，始终不能上升到灵
魂主体的高度，而中共意识形态在集权制
度下的无孔不入，迅速成为主宰人的强迫
性力量。于是，专业领域的“高大”与在
政治上的“卑微”，神奇般地融入同一个
人的身躯。这一切，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
心灵的波涛，将不再壮丽地飞溅起来。所
遭之变，所遇之时，他们既是被逼的，也

是自觉地走上“俯首帖
耳”、“唾面自干”的
可悲道路，且注定要经
历大致相同的厄运。

　　

五、划右
1 9 5 6年5月2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
上说：“春天来了，一
百种花都要叫它开放，
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
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
放，这叫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是是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
学说，大家自由争论，
现在也需要这个……在
宪法范围内，各种学术
的思想让他们去上说，在刊物上，报纸
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章伯钧现场听完讲话，兴奋异常。
跨进家门，西服都没顾得上脱，就和家
里人讲起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以及对民主党派提出“互相监督，
长期共存”方针。不止是他，民主党派
和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听进去了，也都
信了。费孝通撰文称颂这是中国知识分
子的“早春天气”，尽管有人于此前的
运动中受到审查或批判，但天真的文人
总觉得未来多多少少还是可以期待。

在中共直接推动下，各个民主党
派都放手大干，招兵买马，发展组织。
按章伯钧的计划，希望农工民主党在两
年发展之内，扩充到一万五千人至两万
人。每个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方向是按
界别划分的，民革是国民党前军政人
员及子女，民盟是高校，九三是科技人
员，民进是中小学教师，民建是工商业
者，农工党是医药卫生界。在吸收人员
方面，都注重吸收各个领域的头面人
物，和重要机构的组织建设。在农工民
主党，章伯钧特别注意著名中医施今
墨，著名西医李宗恩，特别注意中医研
究院，中医医院，协和医院，中华医学
会等几个大单位的支部设立。在这个政
治背景下，李宗恩于1956年参加了农工
民主党，那时医学界人士参加“农工”
的为数不少，而毛泽东提出的“长期共
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的十六字方针，对爱国知识分子而言的

确具有吸引力。从1956年开始，李宗恩和
章伯钧夫妇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往来。往
来的形式从开会、座谈，到拜访、吃饭。
往来的前期内容是发展医药界人士参加农
工党；后期内容则是“帮助党整风，大鸣
大放”。

这是他们的交往，也是他们的罪
行。比如，1957年5月在北京饭店，章伯
钧请李宗恩等五位医学专家出面做召集
人，请医药卫生界高级人士座谈“党群关
系”以及“有职无权”等问题。在会上李
宗恩说：“协和以往是党委领导，‘党委
领导’四字对我很抽象，连党委是谁我也
不知道。”又说：“如说‘墙’，协和有
二道墙，一是党群之间的墙，一是军人与
非军人之间的墙。”这个座谈会后来成为
有名的“黑会”，仅次于民盟中央6月6日
六教授座谈会。李宗恩的这两段话，即成
为他定性为右派的证据。在“大鸣大放”
阶段，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认为是1949年后
政治上最宽松的时候。自然，李宗恩的话
也就多了一些。他的话大多与医科教育相
关，大多与现代医院的管理相关，这也是
他久存于心的基本观点，无非借鸣放的机
会说了出来。

——待续——
（本报经作者授权刊载。）

——《李宗恩先生编年》读后


